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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的快速发展正在重构知识生产方式，并对教师身份认同带来深刻挑战。既有研究

多从技术应用或教学模式转型展开，较少关注教师角色认知的深层结构。基于概念隐喻理论，本文通过

对教育话语中典型教师隐喻的批判性分析，探讨技术驱动情境下教师身份危机的认知根源及其重塑路径。

研究发现，工业文明语境中以“蜡烛”“园丁”为代表的传统隐喻，强化了单向奉献与知识垄断的角色

期待，在人机协同背景下逐渐失去解释力，并可能加剧教师的知识权威消解与主体价值迷失。在此基础

上，本文提出以“学习体验设计者”“人机协同的知识策展人”“网络智慧共同体节点”为核心的新型

隐喻框架，揭示教师从技术适应者向意义建构者转型的认知机制。研究认为，教师身份重塑的关键在于

通过隐喻更新实现认知图式重构，从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确立以高阶思维与情感支持为核心的专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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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 is restructuring the mod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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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posing profound challenges to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Existing 
studies mostly focus on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models, with few 
exploring the deep structure of teachers’ role cogni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ognitive roots of teachers’ identity crisis and its reshaping paths in a 
technology-driven context through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ypical teacher metaphors in educational dis-
course. The study finds that traditional metaphors represented by “candle” and “gardener” in the con-
text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have reinforced the role expectations of one-way dedication and 
knowledge monopoly. These metaphors are gradually losing their explanatory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nd may exacerbate the erosion of teachers’ knowledge authority and 
the loss of their subjective value.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metaphorical framework 
centered on “designer of learning experience”, “knowledge curator i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nd “node of the online wisdom community”, revealing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teachers’ transfor-
mation from technology adapters to meaning constructors. The study holds that the key to the reshap-
ing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lie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gnitive schemas through metaphor 
renewal, thereby establishing the professional value centered on higher-order thinking and emotional 
support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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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教育研究领域，隐喻不仅是修辞的手段，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思考的根本性认知工具[1]。它作为

一种认知透镜，折射出不同时代对“教师是谁”的集体潜意识。在传统的农耕与工业文明语境中，教师

常被比作“蜡烛”“春蚕”或“园丁”。这些隐喻虽然彰显了奉献与规训，却隐含着一种“亏损性”逻辑

[2]——即教师通过单向的消耗或控制来确立自身价值，往往忽视了教学过程中的双向互动与独立生命个

体的主体性发展[3]。 
当前，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的指数级迭代，ChatGPT 等大语言模型正在从根本上解构教育的

知识权力结构[4]。在数智赋能的新质发展阶段，技术不再仅仅是教学的单纯辅助工具，而是演变为具备

生成与决策能力的“协同者”[5]。这种无缝学习生态的构建[6]引发了教师群体深层的本体论焦虑：当知

识获取不再依赖教师的讲授，当教案设计可由 AI 即时生成，教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何在？ 
现有的应对策略多聚焦于工具理性的层面，如强调提升教师的整合技术、教学法与内容知识的能力

(TPACK) [7]或数字素养。然而，单纯的技能叠加无法填补身份认同的真空，也难以解释身份建构的动态

性与情境性[8]。一个掌握了高超 AI 技术的教师，如果内心深处仍固守“蜡烛”的悲情隐喻，在面对不知

疲倦的 AI 时，只会陷入更深的“被替代”恐慌与技术异化感[9]。正如 Sachs (2001)所言，教师需要在相

互竞争的职业话语中重新协商自我[10]。因此，解决数智化时代的身份危机，必须深入到认知的底层——

即角色隐喻的重塑。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超越单纯的技术应用视角，将“角色隐喻”作为审视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关键

切入点。文章将首先剖析传统工业化隐喻在 GenAI 视域下的失效逻辑，进而基于概念隐喻理论构建“隐

喻–身份”的双向互动机制，并最终提出从“单向输出”向“人机协同策展”转型的路径。这一研究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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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数智化时代的教师身份重塑，不应是被动的技术适应，而应是一场主动的认知重构。 

2. 教师角色隐喻与身份认同的历史演进与理论转向 

教师身份认同的重塑并非凭空发生，而是植根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之中。梳理教师角色隐喻的

演变轨迹与身份认同的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技术与教育观念如何共同形塑了教师的职业自我。 

2.1. 教师角色隐喻的范式演进 

隐喻不仅是语言修辞，更是思维方式。自 Lakoff 和 Johnson (1980)提出概念隐喻理论以来，教育学界

对教师角色的隐喻研究经历了从“单向输出”到“互动共生”再到“人机协同”的三次范式跃迁[1]。 
在工业化教育和传统农耕文明背景下，教师角色隐喻多呈现为“蜡烛”“春蚕”或“园丁”。这类隐

喻虽然在伦理层面强调了教师的奉献精神与道德楷模地位，却在认知层面隐含了一种“亏损性”逻辑—

—教师通过消耗自身来成全学生[2]。Cortazzi 和 Jin (1999)的跨文化研究进一步指出，这类隐喻往往预设

了教师对知识和课堂的绝对控制权，学生则被视为待灌溉的植物或空的容器[3]。这种“以教为中心”的

隐喻固化了教师作为知识垄断者的权威形象，却忽视了教师作为独立生命个体的专业发展需求。当然，

传统隐喻并非毫无积极价值。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蜡烛”“园丁”等隐喻有效强化了教师的责任感与奉

献精神，即使在今天，许多教师仍从中获得职业尊严与心理支撑。因此，我们不应简单否定传统隐喻，

而应审辨其适用边界：它们在情感激励与伦理规约方面仍有合理成分，但在知识权威与技术适应方面已

显不足。关键在于推动新旧隐喻的融合与重构，而非以新代旧、二元对立。 
进入建构主义教育理念兴起的阶段，教师角色隐喻开始向“引导者”“脚手架搭建者”和“学习伙

伴”转型。这一时期的隐喻强调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生成[12]。魏戈和董勤印(2023)通过视觉隐喻

分析发现，职前教师越来越倾向于使用体现互动关系的图像来表征自我，表明教师正试图从单一的知识

传授者角色中抽离，转而追求一种基于理解与支持的师生关系[13]。这一转变标志着教师主体性意识的觉

醒，开始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与个性化发展。 
到了数智化与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成为重塑教师角色的关键变量。GenAI 的介入催生了“人机协同”

的新型隐喻图谱。祝智庭等(2024)指出，在数智赋能背景下，教师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中继站，而是转型为

“人机协同的决策者”和“智慧学习的设计师”[5]。此时的隐喻更强调“共生”：教师与智能体形成互

补，共同服务于学生的个性化学习[6]。这种演变反映了教师角色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纯的人际互动扩

展为“人–机–环境”的深度融合。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隐喻范式的演变不仅是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也受到教育社会学、批判性教

育技术研究与后人类主义等理论的深刻启发。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看，Bourdieu 的符号暴力理论提醒我

们，传统隐喻并非中立的认知工具，而是承载着特定阶层权力关系与社会期待的文化再生产机制[14]。批

判性教育技术研究则进一步警示，数智隐喻若过度强调“效率”“设计”“连接”，可能滑向技术治理的

逻辑[15] [16]。后人类主义更是从根本上挑战“人 vs 技术”的二元对立，主张将 AI 视为教育行动者网络

中的“非人行动者”[17] [18]。本文在概念隐喻理论的主框架下，有选择地吸纳上述批判性视角，以揭示

教师隐喻变迁背后的权力结构、技术政治与本体论转向。 

2.2. 教师身份认同的建构逻辑演变 

教师身份认同是教师对“作为一名教师意味着什么”的持续性自我诠释。早期的研究倾向于将其视

为一种静态的、被赋予的社会角色，主要关注教师是否符合传道授业解惑的社会规范。然而，Beijaard 等

(2004)在其经典综述中确立了教师身份认同的动态本质，指出它是一个不断通过解释和重新解释自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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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来建构的过程[8]。 
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教师身份认同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与不稳定性。尹弘飚和操太圣

(2009)指出，课程改革往往迫使教师走出舒适区，这种外部环境的剧变会引发教师内心的焦虑与身份冲突，

促使他们在“旧我”与“新我”之间进行持续的协商[11]。Sachs (2001)将其描述为“竞争性话语”的博弈：

教师需要在管理主义的绩效问责与专业主义的自主发展之间寻找平衡[10]。 
如今，数智化技术的全面渗透为教师身份认同注入了新的变量。技术赋能为教师提供了拓展专业边

界的契机，在线教学和混合式学习环境要求教师具备更强的情境适应力与资源整合力[19]。但与此同时，

技术的强介入也引发了深层的身份危机。Selwyn 批判性地指出，过度的技术理性可能会导致教师工作的

“去技能化”，使教师沦为各种数字化平台的操作员[9]。特别是随着 ChatGPT 等智能技术的应用，知识

获取的门槛被彻底打破，教师传统的知识权威身份面临解构风险[4]。Lave 和 Wenger (1991)的情境学习

理论在此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教师不再仅仅是知识的持有者，而是实践共同体中的核心参与者，其身

份认同的构建更多依赖于在数字化社群中的互动与协作[20]。 
从传统的“蜡烛”到数智时代的“设计师”，从静态的角色扮演到动态的身份协商，教师角色隐喻与

身份认同的演变始终与技术进步和教育变革同频共振。这一历程表明，数智化时代的教师身份重塑，本

质上是教师在技术浪潮中重新寻找主体价值、确立专业地位的过程。 

2.3. 教师角色隐喻与教师身份认同的互动关系 

教师角色隐喻与教师身份认同之间并非单向的决定关系，而是一种双向建构、动态互动的辩证关系。

隐喻作为认知的透镜，形塑着教师的自我理解；而身份认同作为教师的主体意识，反过来又决定着教师

对隐喻的选择、修正与重构。 

2.3.1. 教师角色隐喻的规约与形塑作用 
根据 Lakoff 和 Johnson (1980)的概念隐喻理论[1]，隐喻构建了我们思考和行动的基础。在教师专业

发展中，角色隐喻为教师提供了一套潜在的认知脚本，从深层心理结构上规定了教师的身份认同。 
这种规约作用首先体现在认知框架的固化上。隐喻通过类比机制，将熟悉的源域(如蜡烛、园丁)映射

到目标域(教师)，从而界定了教师职责的边界与核心价值。当教师内化了“蜡烛”这一隐喻时，其自我概

念便被锁定在“牺牲”与“消耗”的框架内。陈向明(2001)的研究指出，这种隐喻暗示了“照亮别人必须

毁灭自己”的悲剧性崇高，使得教师在潜意识中将透支健康、忽视自我发展视为职业道德的必然要求[2]。 
隐喻还直接导向了教师的职业期望与教学行为。若教师认同“舵手”或“控制者”隐喻，他会期望在

课堂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决策权[3]；相反，若教师接受“脚手架”或“辅助者”隐喻，其职业期望则

转向如何为学生提供适切的支持，进而形成一种服务型、反思型的身份认同。 
此外，教师角色隐喻往往是社会文化传统的产物，构成了一种社会镜像的内化机制。广泛流传的社

会隐喻(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形成了强大的外部期待。当社会普遍用“园丁”的标准来审视教师时，

教师为了获得职业安全感和社会认可，往往会被动地将这一外在标准内投为内在的身份要求。 

2.3.2. 教师身份认同的反向建构机制 
尽管隐喻具有规约性，教师却并非被动的接受者。Beijaard 等(2004)强调，教师在职业生涯中拥有能

动性，其身份认同水平决定了他们如何筛选旧隐喻或创造新隐喻[8]。 
一方面，教师会基于自身的教育信念对隐喻进行选择性过滤。当教师具备成熟的专业身份认同，特

别是持有建构主义教育观时，他们会本能地排斥“填鸭”或“工程师”等机械论隐喻，因为这些隐喻与其

“以学生为中心”的身份认知相悖。相反，他们会主动选择并认同“向导”“协作者”等契合其职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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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隐喻。 
另一方面，面对教育情境的复杂变化，既有的隐喻库存可能无法解释新的实践体验，此时教师会基

于自身的身份诉求创造新的隐喻。Vadeboncoeur 和 Torres (2003)认为，教师可以通过“生成性隐喻”来重

构教学角色[12]。例如，在数智化教学实践中，一位致力于创新的教师可能会感到传统的“教书匠”隐喻

失效，进而将其重构为“学习生态的设计师”或“数字原住民的共学者”。这种隐喻的重构过程，正是教

师在变动的时代中重新确立自我身份、赋予职业新意义的过程。 

2.3.3. 互动关系的基本样态 
教师角色隐喻与身份认同的互动结果，通常表现为两种极端样态。当教师所秉持的隐喻与其内在的

身份认同高度契合时，两者会形成“正反馈循环”。例如，一位视自己为“终身学习者”的教师，在实践

中采纳了“登山向导”的隐喻(既引导学生也与之同行)，这种隐喻带来的教学效能感会进一步确认其“终

身学习者”的身份。这种认知与情感的一致性是教师获得职业满足感和维持身份稳定性的心理基础。 
与之相对，当外在赋予的隐喻与内在的身份认同发生背离时，就会引发深层的角色冲突与认同危机

[10]。这种情况在数智化转型的当下尤为剧烈。传统教育体制可能仍通过评价体系强化“知识权威”的隐

喻，要求教师对课堂有绝对掌控；但教师在数字化环境中通过实践已逐渐形成“去中心化协作者”的新

型身份认知。此时，旧隐喻的滞后性与新身份的前瞻性之间产生剧烈摩擦，导致教师陷入“我应该是谁”

与“被要求成为谁”的本体论焦虑中。这种冲突若得不到化解，将严重阻碍教师的专业成长。 

3. 数智化时代教师身份认同的挑战与转型 

数智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增长，彻底打破了学校围墙内的封闭生态。这不

仅改变了教学工具，更深层地解构了支撑传统教师身份认同的隐喻基础，使教师置身于旧隐喻失效与新

身份尚未确立的阈限空间。 

3.1. 教师身份认同的现实挑战 

教师的知识权威正在被显著弱化。在传统教育隐喻中，教师常被视为装满知识的桶或唯一的知识源

泉，其身份认同建立在对知识的垄断性占有之上。然而，随着互联网和 GenAI 的普及，知识获取变得即

时且低成本。Whalen 和 Mouza (2023)指出，学生利用 ChatGPT 等工具获取信息的速度和广度往往超越教

师，这使得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传统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4]。当学生不再依赖教师作为唯一的

信息来源时，基于灌输和传递的身份认同根基便发生了动摇。 
技术适应也带来了强烈的角色张力。数智化教学要求教师具备 TPACK 能力[7]。但在现实推进中，

繁杂的平台操作、数据填报以及对新技术的被迫适应，往往使教师感到自己沦为了技术的附庸或系统的

“操作工”，而非教育的“设计师”。Selwyn (2016)警告称，这种技术理性可能挤压教育的人文空间，导

致教师陷入“去技能化”的困境[9]。对于许多“数字移民”教师而言，这种由技术门槛引发的胜任力挫

败感，直接削弱了其作为专业人员的自我效能感，造成“育人者”理想身份与“技术执行者”现实角色之

间的激烈冲突[21]。 
评价体系的认知冲突进一步加剧了身份撕裂。数字化转型推动了教师评价体系从单一的“成绩导向”

向涵盖数字素养、在线互动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转变[22]。然而，社会文化层面对于教师的期待仍大量滞

留在“苦行僧”或“春蚕”式的传统隐喻上，过分强调道德奉献与应试成绩。这种内外评价标准的割裂，

加剧了教师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10]。 

3.2. 教师身份重塑的实践路径 

需要说明的是，提出“设计师”“策展人”“节点”等新隐喻，并不意味着对传统隐喻的彻底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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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张一种辩证的融合观：保留传统隐喻中“关爱”“责任”“奉献”等情感内核，同时扬弃其“单向

消耗”“知识垄断”的认知框架。新旧隐喻可以在教师的职业叙事中共存互补——例如，一位教师可以

在情感上认同“蜡烛”的奉献精神，在行动上却采纳“策展人”的认知策略。隐喻不仅是认知的容器，更

是行动的指南。在 GenAI 时代，教师身份认同的重塑应通过具体的教学实践，将“技术理性”转化为“育

人智慧”。以下三条路径展示了教师如何通过新隐喻的内化，实现从“被动替代”到“主动增强”的身份

跨越。 

3.2.1. 学习体验设计者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常被隐喻为“教书匠”，工作重心在于教材内容的复述。然而，当 ChatGPT 等

工具能以秒级速度生成教案与习题时，教师作为“内容生产者”的价值被极度压缩，必须向“学习体验

的设计师”转型。这种转型要求教师掌握“人机协同”的核心能力——提示词工程。教师不再需要亲力

亲为地编写每一行代码或每一段文字，而是通过设计精准的指令与约束条件，引导 AI 生成个性化的学习

支架。例如，在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师不再是单纯的纠错者，而是设计出一套“AI 写作教练”的提示词，

让 AI 针对学生的逻辑漏洞进行苏格拉底式的提问。在此过程中，教师的身份认同建立在对教学目标与交

互流程的宏观架构上，而非微观的重复性劳动中。教师即架构师，AI 即施工队，这种“设计–执行”的

分离，使教师从繁琐事务中解放，专注于教育情境的创造性构建。 

3.2.2. 知识与价值的策展人 
AI 带来的信息过载使得“甄别信息”成为核心挑战。教师角色需从课堂上的“独白者”转变为“人

机协同的策展人”。在博物馆学理论中，策展的核心内涵在于对藏品的筛选、串联与意义赋予，这一逻

辑同样适用于智能教育生态。在知识策展层面，面对 GenAI 极易产生的内容“幻觉”以及海量碎片化信

息，教师必须主动承担信息“过滤器”与内容“校验者”的职责，既要精准甄别 AI 生成内容的真伪与优

劣，也要引导学生以批判性思维审视智能工具产出的结果，将零散的信息整合为体系化的知识谱系。在

价值策展层面，GenAI 虽能高效产出标准化文本，却不具备自主生成人文意义与情感价值的能力，这就

要求教师在人机交互中牢牢把握价值引领的主动权，在智能技术无法触及的人文空隙中植入伦理判断、

审美体验等。这种“高技术”赋能与“高情感”引领相结合的育人模式，将教师身份认同锚定在机器无法

触及的价值理性领域，进一步确立了其作为教育场域中“意义赋予者”的独特专业地位。 

3.2.3. 网络智慧共同体节点 
传统的“蜡烛”隐喻往往暗示了一种悲剧性的孤独——独自燃烧，照亮他人。而在万物互联的智能

时代，教师不再是封闭教室内的“孤岛”，而是庞大认知网络中的关键“节点”。根据关联主义与分布认

知理论，知识不再仅存于教师的大脑中，而是分布在学生、教师、AI Agent 以及各种云端资源之间。教

师的身份认同构建不再依赖于对他人的控制，而依赖于“连接”的能力。对内连接是利用 AI 助手连接每

一位学生的个性化数据，实现规模化因材施教；对外连接是教师通过虚拟教研室与全球同行协作，甚至

与 AI 共同体进行“人机协同教研”。在这种隐喻下，教师的权威不再来源于“我知道一切”，而来源于

“我知道如何连接一切”。通过这种去中心化的身份重构，教师在网络化的专业生态中获得了更强大的

集体效能感，从而彻底走出了“单打独斗”的职业困境。图 1 呈现了上述重塑机制的整体模型。 

3.3. 新隐喻框架的风险审视与应对策略 

上述“学习体验设计者”“知识策展人”等新隐喻，为数智时代的教师身份重塑提供了富有前景的

认知路径。然而，任何隐喻框架不仅是赋权的工具，也可能沦为新的规训机制。若不加以审慎的批判性

反思，新隐喻同样可能在实践中引发新的异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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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remodeling mechanism model of teacher identity recognition based on role metaph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ve AI 
图 1. 生成式 AI 视域下基于角色隐喻的教师身份认同重塑机制模型 

 
技术过载(Technostress)与认知枯竭是首要隐患。“学习体验设计者”要求教师掌握提示词工程、学习

分析等新型技能。研究表明，当技术要求超出了教师现有的数字素养与心理承受阈值时，极易诱发技术

压力与职业焦虑[23]。对于技术准备不足的教师，这种“高期望”可能转化为沉重的认知负荷。因此，学

校应警惕技术浪漫主义，构建分层、持续的同伴支持机制，允许教师在角色转型中保持渐进式的过渡节

奏。 
伦理困境与算法黑箱挑战了教师的“策展”权威。“知识策展人”的核心职责是对 AI 生成内容进行

校验与价值赋予。然而，生成式 AI 内生性地伴随着算法偏见、数据隐私以及内容“幻觉”等问题[24]。
教师若缺乏足够的数据批判素养(Critical Data Literacy)，不仅无法完成有效策展，反而可能沦为算法偏见

的无意识传播者。这就要求将算法伦理纳入教师教育的核心课程，在教学实践中确立“人机双重审核”

的规范，确保教师在价值判断上的独立性与最终决定权。 
“数字劳役”(Digital Labour)的隐性剥削加剧了情感耗竭。“网络智慧共同体节点”隐喻强调泛在

连接与即时响应。这种打破时空界限的“永远在线”期待，实质上模糊了教师工作与私人生活的边界，

导致教育劳动强度的隐性增加[25]。长期的高频连接不仅剥夺了教师深度思考的空间，更易引发情感

耗竭(Burnout)。因此，新隐喻的落地必须伴随教育管理制度的革新，通过从制度层面保障教师的“离

线权”(Right to Disconnect)，避免教师从传统隐喻中的“道德牺牲者”滑向数字时代下的“技术劳役

者”。 

3.4. 教师隐喻感知与身份重塑的质性经验考察 

理论层面的隐喻建构必须扎根于教育者的具身经验，以避免纯粹的思辨陷入“悬浮”状态。为了检

验前文理论分析的解释力，并探究一线教师在数智化转型中的真实微观体验，本研究遵循现象学探究的

路径(Creswell & Poth, 2018) [26]，选取三位不同背景的教师进行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旨在揭示教师在

面对 GenAI 时，如何通过隐喻进行动态的身份协商。三位受访教师分别代表了高学历青年教师(T1，博

士，教龄 3 年)、中等教龄班主任(T2，硕士，教龄 10 年)以及资深教研管理人员(T3，本科，教龄 30 年)，
以最大程度呈现观点的多样性(基本信息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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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d teachers 
表 1. 受访教师基本信息 

编号 学历 教龄 岗位/学科 特征描述 

T1 博士 3 年 英语教师 高学历、青年教师，积极尝试 AI 工具 

T2 硕士 10 年 班主任 中等教龄、实践型，承担大量班级管理 

T3 本科 30 年 教研室主任 资深教师，行政职务，对技术持审慎态度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深度编码与语篇分析，本研究发现，教师在数智时代的隐喻感知与身份重构呈现

出复杂且充满张力的多维特征。具体如下： 
其一，传统隐喻的情感惯性依然强大，并作为防御机制存在。三位教师均未完全排斥传统隐喻，但

态度因代际与岗位而异。T1 对“燃烧自己”的悲情叙事保持距离；T2 从班主任视角认为“园丁”的耐心

浇灌无法被机器替代；T3 则坚守“蜡烛”隐喻，认为这是教育的灵魂。这印证了教师身份认同具有历史

延续性[8]，在遭遇外部技术冲击时，传统隐喻往往被教师用作维护职业尊严与心理安全的防御性屏障。 
其二，技术介入引发了从“技能恐慌”到“本体论焦虑”的深层危机。受访者的焦虑并未停留在工具

操作层面。T1 的焦虑源于“知识权威”的旁落(“学生用 AI 也能写出漂亮句子”)；T2 的担忧指向情感

劳动的不可替代性验证；T3 则忧虑技术对师生真实交往的侵蚀。这表明，GenAI 引发的焦虑并非单一的

技术不适应，而是触及了“我还能提供什么价值”这一本体层面的身份危机[27]。 
此外，新隐喻的内化呈现出强烈的“情境依附性”与个体差异。T1 高度认同并已在实践中践行“学

习体验设计师”；T2 能够将“节点”隐喻转化为其班级管理网络的现实映射；T3 则对新隐喻的“技术化、

西化”色彩保持警惕。这反映了教师对新隐喻的接受度受到其认知图式、数字素养及实践情境的深刻制

约。 
最后，面对冲突，新旧隐喻的“折衷与共存”成为现实的应对策略。受访者普遍主张新旧融合。如

T1 所言：“旧隐喻给我情感支撑，新隐喻给我行动框架。”这证实了本文所主张的辩证融合观：数智化

时代的教师身份重塑并非彻底的破旧立新，而是一个在新旧话语竞争中持续“重新协商”[10]的渐进过程。 
总体而言，上述质性材料从经验层面夯实了本文的理论推演：传统隐喻在情感维系上仍具合法性，

但在知识权威建构上已显疲态；新隐喻的采纳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嵌入在复杂的个体差异中。此外，访

谈中透漏出的对“永远在线”的隐忧，也印证了前文关于“数字劳役”的风险预判。需要说明的是，作为

探索性验证，本研究的样本量具有一定局限性，未来可考虑采用混合方法，进一步在大样本中测量教师

隐喻认知的动态演变特征。 

4. 结语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教师身份认同正经历从工业文明向数智文明转型的深

刻重构。基于概念隐喻理论，本文以“角色隐喻”为分析视角，系统考察了教师职业图景的解构逻辑与

重塑路径。研究发现，教师角色隐喻的演变体现出由“控制逻辑”向“共生逻辑”的范式转移：传统以

“蜡烛”“园丁”为代表的隐喻，逐渐让位于“学习体验设计者”“知识策展人”等新型隐喻框架，反映

出教师从单向知识传递者向意义建构参与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转型不仅表现为话语层面的更新，更内嵌

于教师认知图式与专业定位的结构性重塑过程。 
进一步而言，本文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并非简单削弱教师权威，而是通过重构知识生产与分配方

式，推动教师向高阶认知与价值引领领域转移。在人机协同情境中，教师的专业价值日益凸显于情感支

持、伦理判断与创造性思维等机器难以替代的维度。由此，教师身份重塑的关键不在于被动适应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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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于通过隐喻更新实现认知重构，从而在“人机共生”的教育生态中确立其不可替代的专业角色。 
尽管本文在理论层面探讨了角色隐喻与教师身份认同之间的互动机制，但仍存在一定局限。研究主

要基于理论分析与文献梳理，缺乏多学科、多教龄教师群体的实证数据支持，结论的外推性有待进一步

检验。此外，随着 AI Agent 等技术形态的持续演进，人机协同教学中的权力结构与伦理边界将更加复杂，

这对教师身份的稳定性与专业自主性提出了新的挑战。未来研究可从三个方面深化：一是结合量化与质

性方法，开发教师数字化隐喻测量工具，刻画转型期教师认知结构的动态特征；二是聚焦人机协同情境

下的教育伦理问题，探讨教师如何通过“价值策展”应对算法偏见与决策风险；三是引入后人类主义与

行动者网络理论，将 AI、算法、数字平台视为“非人行动者”，实证考察它们如何在日常教学互动中参

与教师身份认同的建构与重构，从而超越“技术工具论”的局限，发展更具批判性与生态性的教师发展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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